
07-08
2026.11.11 星期三

责编：曹 玉
邮箱：sdlbwb@163.com

□□庞树正

观看大型文献片《万水千
山》，跟随影像回望烽火岁月、
重走长征路，那段浴血突围、艰
难求索的峥嵘岁月，直抵人心、
催人深思。诸多历史镜头中，
苟坝那盏穿行于夜幕中的马
灯，令人久久难忘。摇曳的灯
火划破沉沉暗夜，昭示着颠扑
不破的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用
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敢于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正是我们
攻坚克难、不断夺取胜利的力
量源泉。

长征路上生死一线，每一
次战略抉择都关系红军存亡。
苟坝之夜，敌情扑朔迷离，战局
瞬息万变。面对复杂军情，毛
泽东同志没有随声附和，而是
依托一线侦察情报，仔细研判
敌我兵力与地形条件，冷静提

出不同思路。乡间泥路上晃动
的马灯，映照出革命先辈以红
军前途为重、舍小我为大局的
赤诚。灯火微弱，却点亮共产
党人的行事底色：拒绝盲从、摒
弃主观臆断，一切立足客观现
实；决策不靠纸面推演，而是源
自实地踏勘、审慎研判。这份
追求真理的担当，深深融入长
征精神，穿越岁月，启迪今人。

回望长征全过程，四渡赤
水出奇制胜，巧渡金沙江、强渡
大渡河奋勇突围，红军数次摆
脱绝境、扭转危局，贯穿其中的
正是实事求是的鲜明底色。长
征的胜利，本质上就是坚持一
切从实际出发，重视调查研究，
勇于纠错纠偏，矢志捍卫真理
的胜利。时代变迁，使命更新，
但“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

之道”永不过时。尊重客观实
际、笃行求真求实，始终是我们
干事创业必须坚守的价值标
尺。

硝烟远去，属于我们的新
时代长征路就在脚下。黄河滔
滔流经滨州，母亲河馈赠了丰
厚的资源禀赋，也给出了落实
黄河重大国家战略、推进沿黄
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考卷。答好
黄河保护与发展这道考题，必
须把实事求是、调查研究贯穿
工作始终，立足滨州本地实际
谋划务实可行的发展路子，脚
踏实地、久久为功。

往昔革命先辈，凭双脚跋
涉万水千山，靠一盏马灯求索
救国真理。新时代传承弘扬长
征精神，就是要把求真务实内
化于心，把调查研究化为自觉

行动，把坚守真理落实到干事
创业实践中。身处不同岗位，
从事各项工作，都要少一些主
观臆想，多一些一线走访；少一
些浮躁虚功，多一些务实审慎。
在深入调研中掌握真实情况，
遵循客观规律谋划施策，坚守
为民初心履职担当。

万水千山不忘来路，红色
薪火代代相传。苟坝马灯承载
的精神光芒跨越时空，始终照
耀新时代奋进之路。走好新时
代长征路，就要牢牢把握实事
求是这一根本，做实做细调查
研究，永葆追求真理、坚守正道
的勇气，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
为建设现代化新滨州、服务广
大人民群众的实干力量，在新
征程上笃行不怠、奋勇前行。

苟坝马灯耀初心

奶奶总是正式且隆重地迎
接每一个农时。到了开始种棉
花的时节，她便赶集花两块钱
买条粉色的头巾。我至今还记
得这种头巾的样子：约是长宽
各一米的正方形，料子都称不
上是布，更像是一张柔软的网，
线丝丝炸开，交叠的起伏掩映，
搭肩挽膊，平行的则不相往来，
隔风梳羽，从中抽出几根来也
丝毫不会影响排布的格局。若
想用它兜住太阳，阳光就会从
线的孔隙里筛下来。

现在想来，这头巾能遮住
什么呢？所以牙细齿尖的阳光
才会小口小口地把奶奶的脸咬
出了斑。更何况在一次短暂

“失联”后，新头巾就完全属于
我了。

小时候的我不敢自己待在
家里。糙暗的土屋像一张大嘴
将我含住，高高低低的柜子、椅
子长成差互的牙，墙角、屋顶、
门后……我总是裹在被子里死
死盯住这些被黑暗渍透的角
落，等一个意料之中的怪物龇
着牙慢慢晃出来。而无边无际
的田野敞亮得让人心安，所以，
我经常央求跟着下地。我在那
里勇敢得无所畏惧，因为每枝
每叶都亮得响当当。但是，奶
奶却忧心忡忡，她怕那深不见
底的沟、发狂的牛、流涎水的狗
和掳走孩子的黑面包车，此起
彼伏的危险随时可能将她小小
的孩子吞没……于是，她便不
时地从棉花地里直起身，大声
地喊着我的名字，然后是屏息
的静默，直到从棉花叶子唰唰
的杂鸣中，挑出那声细长的“an
——”，才又松开喉咙吐气，将
身体叠回地里。

我自小嘴懒，嗓音又小，地
又长，声音传到奶奶那边几乎
只剩个尾音。那天正好起大
风，我顶着风回喊，声音出嘴后
不待抻长就被风劫走了。然后
是一声声愈发急促的呼唤，音
色由厚转薄，音调陡然蹿起。
我不得不站在田埂上回喊，几

嗓子下来，只觉喉咙像个塞满
了粗沙的蛤蜊，喊一声，里面的
细肉就被沙子揪住揉搓一把。
棉花地深处的呼唤像扁利的
箭，咻咻射向同名的我，钉我在
川流的风里。我越喊越生气
——她一声接一声，每一句都
头衔着尾、尾缠着头，七头八尾
缠成密不透风的墙——她根本
听不见我的回声！

许是呕哑嘲哳难为听，风
把声音团一团不耐烦地塞回了
我的喉咙，我不得不蹲下来专
心打嗝，像蛤蜊泡在盐水里啵
啵吐沙子。地那头的人迟迟等
不到回音，于是那堵声墙迅速
向我逼近，棉花叶子唰唰响成
一根点燃的引线，后面追着炮
仗一样焦心如焚的奶奶，头顶
一团粉色的火。在她看到我的
一霎，万籁俱寂。我不合时宜
地打了个嗝，而后骂声就噼里
啪啦地在头顶爆裂开来。她一
边骂，一边啪啪给我拍背。我
在前仰后合的拍击中早就止住
了嗝，但骂句的内容每次都从
我开始，刚排到作宾语的父母
——每次这种“大场面”必定以
骂到祖辈收尾，我只能缩着脖
子不敢吭一声，等祖辈们快快
出现。我在骂声里默默列着家
谱，没注意头顶的声音抖动着
迅速瘪了下去。奶奶突然一把
将我搂住，头巾上的穗子垂在
我的脸上，轻轻颤动。

此后，她不敢再冒第二次
险了，便想了个招儿：她喊我
时，我就站在风里高高举起粉
头巾。之后，每当粉色扬起，我
的名字便骤然落入深深浅浅的
绿中。

而后，地里的时间平静而
悠长，尤其是在春天。那时的
阳光纹理稀松，被风吹过后便
丝丝缕缕地在空中荡开。我经
常躺在地头儿，用头巾遮住脸，
放任阳光和风透过细密的空隙
穿针引线，将小小的我与身下
的浩荡土地紧紧缝在一起。困
意把我身上的针脚压平，我只

觉自己动弹不得，也不想挣脱。
睡醒后，我自己在地头忙

得热火朝天。头巾成为切换不
同身份的道具：头巾正披在身
上就是将军的披风；斜系在身
上就是高僧的袈裟；裹在身上
就是时尚模特的粉色抹胸裙
……戏瘾过了，就把头巾四角
系成一个大大的包袱。包袱里
是什么？是可以带回家的春
天。初春的荠菜紧紧扒着地
皮，灰头土脸地瑟缩成一团，贴
地把它齐整地铲下来，回家用
热水一焯，绿意便涨满每一片
叶子。馋了就拔几支嫩的谷荻
嚼上一通，莹白色的纤维在牙
齿的切磨下渗出丝丝缕缕的甜
味。有时用劲儿大了，会连根
翻出土里的蚯蚓和蛴螬。我自
然善恶分明，于是，蚯蚓会被重
新放回去，而韧而弹的短胖蛴
螬在我手里被捏来揉去，半透
明的表皮下可以清楚地看到泥
土的涌动——它在心虚地把吃
进去的种子呕回地里。

每天傍晚回家后，奶奶都
会把我的包袱解开，取出零零
碎碎的春意，抖一抖土粒和草
叶，就随手搭在风里。头巾不
会常洗，因为洗一次，阳沟里便
要流走一盆粉色的春水。从春
到秋，头巾颜色愈发清瘦，从桃
粉渐渐褪成了黄白，开成一朵
倒叙的棉花。

一年又一年，新头巾也不
再属于我了。

回家那天，奶奶说要去地
里捡些干树枝当柴火。许久不
去的我要求一同前往，还特意
嘱咐奶奶赶集给我买块新头
巾，而且一定要是粉色的。奶
奶抿着嘴调侃：“还要粉色啊！
自从你不去地里后我就不买新
的了，还真不知道有没有卖的
……当时你那顿打真是没白
挨，换了我那么多年的新头
巾。”说笑间她嘴角的弧度缓缓
定格，似是走了神。“奶奶，你去
赶集可别忘了啊！”她紧了紧
眼，嘴角放下又翘起来：“我现

在看到粉色的东西就心里踏
实，还以为是你站起来了，光忘
了这不是在地头儿，你也不是
小孩儿了。”

“奶奶，奶奶——你可别忘
了啊！”

“你不知道，那天我跑得多
痛快。那么多的棉花棵，那么
多的土坷垃，一点都没拦我。
它们好像都被喊倒了，伏在我
脚底下。我感觉地里都空了，
风也忙活着翻来翻去，可是怎
么也找不到你那点粉色……我
没跑，是它们在跑，举着我的腿
呼呼往前赶啊。那天真是……
像飘一样，晕乎乎的。”

然而到了地里，我却局促
得无处落脚——原来的地已被
挖成了湾，光腻的水中只驮出
一条狭长的高地，上面卧着野
草和野鸭。我蹲下来，视线没
进水里，摸啊，掬呀，掏啊，掘
呀，想翻出那块旧地的残片，然
而却是徒劳。倘若土地沉入了
水底，尚且可以托付一只深潜
的野鸭替我去儿时躺过的地头
转一转。我会悄悄告诉它，哪
里的荠菜鲜，哪里的谷荻嫩，哪
里的蛴螬肥，吃饱了就别去啄
蚯蚓。可水下只有陌生的泥
壤，它们没有见过干爽的风、清
冽的阳光，自然搜肠刮肚也无
法给我讲一段有关粉色的故
事。

此时整片大地处于换季的
尴尬期。四下里空无一人，风
尖尖的，阳光薄薄的。其实那
样的粉头巾早已不再生产了。
我蹲在水边，握着一条褪成黄
白色的旧头巾，低头看着水里
的自己，她被水纹压缩得孩童
般矮小，手中垂着一枝初开的
棉花。阳光垂下来，风又起了，
水轻轻地荡，掐出细长的波褶，
要把一人一花折起来。愣神
后，我抓住水面，俯身喊了一声
我的小名。我看到水中的人沉
默不语，却有浅浅的粉色在水
中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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